曾凱琍

尋月

第一次賞

且怕今年的中秋節還是自己一個。「成叔，中秋要和家人吃飲嗎？」「啊．．．是呀！中秋總要和家人度過吧！」這種「謊言」不知說過多次篇。「不過那天晚上可以由我替你當值的，我們習慣早吃飯。」「那拜託了！今天來了個謀殺的嫌疑犯，要去看看嗎？但說他精神有點失常，要小心！」


「編號零八八一四，吃飯了。」一個坐姿筆宜的年輕男生，月光影射他的輪廓，分明而清晰，不見得有精神問題。「不想吃，請你拿回去。」他說。清脆利落。場面寂靜得似世界上餘下他，我和彎月。，這夜的月色是我對他的印象。
第二次賞月

這是那嫌疑犯來的第二晚，沒有家人，沒有朋友甚至律師來探訪。這人讓我滿疑問，每次巡過他的房間，我都留意他的一舉一動。這次他看着我，陌生又帶熟悉的眼神，心一驚。「我殺了母親。只是為了減輕她的痛苦。自從父親走了，她每天只會喝酒吸毒，回來後又把我毒打一回．．．．．．」他激動起來與平常是兩碼子事，臉容曲，不斷把頭撞向牆邊，每一下都狠狠的。「我只是為了一個缺月修補，痛快的了結不是更完滿嗎？哈哈．．．．．．」原來月亮能被人修補，圓月因此而赦免他罪嗎？
第三次賞月

當了廿多年看守員，有的被冤枉，有的十惡不赦免都來過。相比起那時我拋棄妻兒，我的罪屬於何級？月亮九會赦免我嗎？月亮不會透露一言一語，只有用圓缺表示。「如果讓我看見父親，容我說一聲『謝謝你！』，　因你讓我看見這一切。」月色依舊，映照他的身影。
第四次賞月


「是你帶走我的父親！才令我母親變成這樣的！」在每次夜巡，彷彿這個少年都被月亮牽引着，胡言亂語。我的妻兒也會落得這樣的下場嗎？兒子廿歲了，生活好嗎？在同一月亮下還記得我嗎？


中秋節，人月兩團圓。這年的中秋特別想念家人，「如困希望能得到圓月，就修補心中的缺月吧！」


「中秋節失親人，警員不鬱跳樓亡。」
